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早上上學前，我打開廚房窗子，探身去澆那些種在花槽的花；初春陽光輕輕
曬在身上，暖著我身體。上星期我終於把霧雄給我的百日菊種子埋下了。在清風、
陽光、鳥聲的滋養下終於一一發芽，再看，旁邊種了四個月的金盞菊、矢車菊和
矮牽牛，也一天天地茁壯成長。 
 
正當我細細澆花，電話響起，是覺生。 
 
「早晨啊覺生。」 
 
「妳現在忙嗎？」他問。 
 
「我啊？」我想一下，說：「沒什麼好忙的，正在澆花。過一會回學校。」 
 
「澆花？原來妳喜歡種花啊？」 
 
「是啊，我朋友在園藝店工作，常常送我種子。」 
 
「不買現成的？」 
 
「不喜歡種現成的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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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我家樓下的花店，一盆花，花開得大大的，才不過二十五塊錢！」 
 
我奇怪他為什麼這樣早打電話來，問：「你呢？忙嗎？」 
 
「我失業了。」 
 
我拿著電話筒發呆。 
 
「〈殺寇〉到第十一幕便完結了。他們要我盡快完結。」 
 
「什麼？」 
 
「哈哈，」覺生乾笑兩聲，無奈的語氣：「幾期後有新的日本漫畫開始連載，
他們逼我在十一期內把〈殺寇〉結束呢。」 
 
 
下午放學回家，似乎有一波寒流來了。一陣濕冷的風吹過，天空突然漆黑一
片，世界末日似的，隨即「嘩啦嘩啦」下起大雨來。我站在巴士站，滿腦子都是
覺生的事。 
 
我沒有帶傘，冒著傾盆暴雨飛奔回家。回到家門我全身已濕透。進了廚房，
吁口氣，並打算倒一杯水；拿起瓶子，瞥一眼窗外的盆栽── 
 
天啊！我的花兒今天竟遭逢橫禍！在突如其來的暴雨的擊打下，葉子和莖幹
統統塌陷下來！我惶惶把它們一盆一盆搬進室內，放在廚房的洗碗盆上。它們葉
子滴水如滴淚。天啊……我那足足栽種四個月的草花，它們嫩綠的葉子被打爛、
打軟；就連那些再過三兩天就會綻放的金盞菊的花苞兒，結果也因為一場不明的
暴雨，被徹底摧毀掉。 
 
我拿起剪刀，把被淋壞了的、軟下來的花苞和小葉給剪掉。下手的時候，剪
刀發出鋒利的聲音，「擦」的一聲花苞就掉下來了，感覺相當清脆。我心裡面有
說不出的酸楚，有一種掉淚的觸動。 
 
 
十 
【一切變得相當失控了。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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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格，是十來根發紅光的火把。第二格，士兵們同時將火把往外一拋；第
三格，「蓬」的一聲，整頁畫面變成火紅一片。第四格佔全頁三分二大小：倭寇
巨大的福船沐浴在烈火的海洋中。 
 
「究竟是誰幹的？」繼光坐在白馬上，額角裂著青筋喝罵：「是誰允許他們
擅自燒船的？」數百明軍圍在江邊，火焰把寇船完全吞噬了。「看他們怎樣死吧！
看他們被燒死吧！」他們不斷叫囂，有不少「哈哈哈」地指著福船大笑。 
 
瘋癲的部下（哈哈哈哈看那畜牲快被燒死了！），焚燒的船（蓬蓬……），人
的臉全扭曲了，變成獸的模樣。繼光仰起臉，紅色的天空傾斜了，水也不像水了，
通紅如血。 
 
【一切已經失控了。】 
 
畫面特寫繼光惶惑的臉孔。赤紅的焰火烤得繼光前額冒汗。「嗚嗚嗚嗚嗚嗚
呀呀呀呀呀呀！」的慘叫在他身邊迴環。十幾個倭寇同時在火堆中瘋狂掙扎，有
些在地上痛苦滾動（嗚嗚嗚嗚嗚……），有些「唉唉」慘叫，燒焦的雙手在火中
揮撥著。 
 
繼光惶恐地望著那些地獄的慘象。突然，他軟弱的目光跟另一個凶暴目光狠
狠相撞！一個瀕死的倭寇裂著眼睛瞪他！倭寇在業火中扭動身體，血管爆烈的火
紅眼睛張得圓大。兩者眼神互相碰撞的一剎那，繼光的身體激烈地震動了！ 
 
【再也無法分清敵我。】 
 
他後退半步，低頭看看手中滴血的倭刀，抬頭又看看那瀕死的倭寇，轉身他
又看看獸一般吼叫（嘩嘩哈哈哈哈哈！）的部下，又回身看看焚燒的迸出金色火
星的寇船；他手上倭刀的刃子，反射出一點游走不定的光斑，照在繼光的臉上，
那點白色光斑不停閃爍，不斷刺激他滿佈血絲的眼睛……他低頭，緊掐倭刀的手
已經不能鎮靜下來了。 
 
【他覺得他跟倭寇除了語言不同以外，再也找不著其他差別了。】 
 
當倭寇在火焰中發出不像人類聲音的嗥叫聲（嘩嗚嗚嗚嗚……）、而明軍在
旁邊發出不像人類聲音的歡叫聲（嗚嗚嗚嗚哈……）時，他又突然醒悟到： 
 
【人跟畜牲其實相去不遠。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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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我在做什麼呢？我究竟在做什麼呢？」繼光自語，豆大的汗珠滑過他蒼白的
臉龐。跪在巨大的火焰旁邊，他又說：「如果那是為了生存而做的，也就應該沒
有對錯之分了。」他頓了頓，抖震的手掩起嘴巴：「但我現在竟然感到恐怖啊！」 
 
 
三月，我家小苗再一次遭逢橫禍。 
 
一度以為來訪了的春天，突然又浪濤般後退了；我那些孤苦無依的百日菊小
花苗──那些依靠攝氏二十度以上溫度生存的小花苗，在寒流下，一分一寸，枯
萎…… 
 
我忽然覺得鼻子很酸，眼很澀。我蹲在廚房冰凍的地板上，幽幽嗚嗚地哭了。 
 
 
十一 
【繼光在甌江會戰獲得大勝，但天有不測之風雲，上司胡宗憲懼怕繼光力量
坐大，除了隱瞞戚繼光的戰功不上報外，更藉口把他解職……】 
 
〈殺寇〉裡面的敍述文字到最後變得很長了。覺生一定非常疲累吧，才會以
比較輕鬆的方法交代劇情。他曾經告訴我，第十一幕是最終回。 
 
第一格，鏡頭映著兩個人的背部。第二格，是兩個人的手的特寫，他們的手
被屈曲在背後，一條粗麻繩把雙手狠狠束縛住。第三格，兩隻腳踢中二人後膝。
第四格，他們同時跪下來。 
 
二人舉起頭，是繼光和大猷。 
 
一個身穿官服，頭頂方帽的官員拉開文卷誦讀：「總兵俞大猷、戚繼光剿倭
無功，輕失臺州防地，恐與倭賊有通，當即逮捕問責，押送刑部發落。」 
 
繼光和大猷眼神十分迷茫。大猷喃喃自語：「為什麼……為什麼會變成這樣？
我一心報國……竟被看成通倭……」 
 
天色異常陰暗。風很大，把濃雲都絞成漩渦；地面上微塵紛飛亂跳，眾人眼
睛被砂土割得流淚。繼光睜著淚水漣漣的雙眼定定望著大猷。 
 
風起雲湧，蘊釀了很久很久，終於，第一滴雨點，細細地黏到繼光臉上來，
此時他突然「哈哈」仰首大笑：「大猷兄，你我的志向雖然有別，但下場相同呢……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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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猷與繼光在沉默裡互相對視。雨水把他們的碎髮和布衣撇得濕透。 
 
繼光搖頭：「我們目標不同，下場卻相同呢……大猷兄你的志向是報國，我
純粹為打勝仗而殺人。」他「呼」一聲深深歎息，接著又輕輕泛起絕望的笑容：
「如果那是為了生存而做的，也就應該沒有對錯之分了，我一向是這樣想的。但
我在甌江會戰時竟然猶豫了啊！我竟然懷疑自己活著的價值！」繼光苦澀地笑
了，哆嗦一下，忽然「哈哈哈」的，又說：「我徹底後悔了！我徹底後悔了！反
正一切都會完結，我幹嘛一開始不去尋個比較偉大的理由啊？」 
 
我翻過另一頁。畫面突然跳到一個有霧的早上。 
 
【甌江會戰後兩個月】 
 
濃霧中，有繼光、白馬、還有一個年輕小兵。繼光拉過白馬，正想跨上去。
身邊的年輕士兵捧起包袱，遞給繼光，說：「將軍，」繼光隨即說：「我已經不是
將軍了。」年輕小兵哭喪著臉：「刑部已經搞清楚一切了，他們知道將軍的功，
要把您復職，但將軍您為什麼……」 
 
年輕小兵滴下眼淚：「您不打算回來了？」 
 
在沉默裡繼光左腳踩著馬踏，右腳輕輕一跳，跨過馬身，安坐馬背上。他面
色十分蒼白，笑笑說：「我一直以為自己喜歡殺寇，一上戰場，彷彿什麼都不用
想，只要打勝仗就行。可是、可是……我後來又猶豫了……」繼光把腰際的倭刀
整把拎起來，又緩地拉出刃子，凝視它，垂著眼……日光打下來，刃子透出朦朧
的一圈白光……繼光用手稍為量度一下刀的重量，最後才把它牢牢配在腰間。「我
竟覺得殺寇的自己像具行屍走肉。」他疲憊地說。 
 
「將軍，」小兵呼喚著：「你會回來吧？」 
 
繼光搖頭，淒苦地笑一下，說：「我不知道啊，我心現在很混亂。我只知道
這樣子上戰場，恐怕馬上會被殺死吧。」 
 
「戚將軍，」小兵激動地問了一遍：「你會回來吧！？」 
 
坐在馬上的繼光摸著倭刀的柄子，獨自沉吟：「我是為了什麼生存呢？我為
了什麼而活？我一踏上戰場，一切彷彿變得身不由己了，我只想打勝仗。我並沒
有偉大的理想，只是想生存下去，然後過些有酒有肉的生活，僅此而已。但我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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來為什麼又猶豫了？」 
 
眼望遠方有霧的山頭，接著雙腳一夾，馬兒就開始向前步行了。 
 
（完） 
 
 
心情跌落深淵了。三星期前健健康康的百日菊花苗，在寒流的襲擊下終於無
一倖免。我親眼目睹百日菊花苗生至死的全部過程。它們綠油油的葉子不再挺
直，接著邊緣開始腐爛，再過幾天，整棵倒下來。 
 
今早我終於狠下心腸，把小苗的殘骸連根拔起，放進垃圾桶。 
 
這幾天我找不到覺生，他家電話無人接聽。 
 
我跑到霧雄工作的地方去。週末的花墟人潮湧湧，我迷失在迷離的花香中，
好不容易，在茫茫人海裡終於找到霧雄。淚快要淌下了……我用力執緊他的手，
終於告訴他：「我不敢告訴你……我的百日菊都凍死了。」掩著臉蹲下來：「連金
盞菊也不行了，早陣子明明要開花，結果一場暴雨把花苞都打壞了。」 
 
「不要擔心。」霧雄摸摸我的髮，說：「花苞毀了，會再長出來的。」他說
話時面容極平靜，彷彿正在訴說一些真理：「它不死的話總有開花的一天，遲早
問題。」說罷瞇起眼睛一笑。 
 
溫熱的陽光滑過我們臉頰……我看著他奇妙的笑容，忽然感到了安慰。他微
笑著把兩包小東西塞在我掌心。我一低頭，淚水就掉在包裝紙上，哦，原來是花
卉種子。我說：「是含羞草和甜草莓的種子。」霧雄輕拍我的頭頂，又掐掐我鼻
子：「對啊，再堅持一下下吧。」他牽著我冰凍的手，就這樣，我們慢慢走過芳
香的道路…… 
 
下午我回到家門前，拿出鑰匙，在開門鎖的一刻，心中突然昇起奇異的預感；
於是我急急脫下鞋子，走進廚房一看！事情果然奇蹟似的發生了──原本種在百
日菊旁的一株未死的金盞菊，竟悄悄綻放了。 
 
我看著那唯一的花兒，頃刻的感動令我呼吸有點困難。推開窗，午後陽光灑
在黃金色的花瓣上，我用力吸氣，瞬間嗅到濃郁的花草的香氣。 
 
天啊！冬天時差點被凍死、初春時差點被雨水打死的金盞，竟然開花了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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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環抱那盆初放的花兒，跑著，不知為何想去給覺生看。一路上我眼睛酸澀
酸澀的，眼淚都快掉下來了。眼前影象朦朧而游擺不定；迎著臉，溫煦的陽光灑
下來，淚水折射光線，頃刻我看到的整個世界，滿載了繽紛的虹彩。 
 
我抱著那盆花跑到覺生家裡去。我站在他門口，用力喘氣，他在家不在？我
按下門鈴，門鈴響了，依舊是「瑪莉有隻小綿羊」。音樂奏完了，沒有人應，我
再按一遍，「瑪莉有隻小綿羊」。 
 
「等等，我來了、來了。」我聽到奔跑的腳步聲，門開了，是覺生。 
 
「嗨影影，是妳啊！」一如以往，覺生露出快樂的笑容：「進來吧進來。」
他指指我捧著的金盞菊，疑惑地說：「欵？怎麼不向店舖拿個購物袋？」 
 
我低頭看那金黃的花朵：「這不是買的，是我種的，它今天突然開花了，是
我種的第一朵花啦！」 
 
我把金盞菊放在玻璃茶几的表面。「好可愛啊。」覺生說。我笑說：「對吧，
對吧，是我種的耶！」 
 
  覺生走進書房，出來時手中拿著厚厚的一疊漫畫稿子，他把它們遞給我：「妳
看看。」 
 
都是一些鉛筆稿，還沒有上墨線。我翻著稿，繼光？咦？繼光？繼光？ 
 
「是〈殺寇〉的稿子？」我瞪著眼問。「對啊！對啊！」他不停點頭。我腦
子完全混亂了，問：「〈殺寇〉不是完了嗎？」「對啊！對啊！第一輯完了，還有
第二輯。」他揚揚眉毛，作了個勝利的手勢：「雜誌那邊收到很多讀者的信，說
想看〈殺寇〉續篇，就叫我繼續殺下去啦，畫〈殺寇〉的第二輯。我想，這又是
一個機會，就點頭應承他們了。幸好……幸好第十一幕是『開放式』的結局……」 
 
「哈哈，我早就說過啦，他們最喜歡看血腥的殺戳打鬥！」覺生說話時語氣
堅定，彷彿在說一個永恆的真理。他的笑容熾熱得像陽光下燦爛的向日葵。 
 
「你真好啊！羨慕死我了！」我說。 
 
「妳也畫吧！我認識另一家漫畫雜誌的編輯，他說想添一個香港漫畫，過兩
天介紹妳認識吧。」覺生在廚房一邊給我沖咖啡一邊對我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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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指指自己下巴：「什麼？什麼？我？我？真的行嗎？」 
 
「為什麼不行了，妳以前也畫過一陣子吧。」覺生笑著說。 
 
我點頭，實在很想知道多一點啊，我追問：「這是什麼雜誌？是大公司還是
小公司？」 
 
覺生從廚房走出來，手中拿著兩杯咖啡，說：「是《光輝》呢！聽過了吧，
也算大公司！聽說稿費不錯哦，跟《跳躍》差不多。」 
 
我喝一口香濃的咖啡，腦子開始不能自控地思想：什麼類型的漫畫？他們要
我畫少年漫畫還是少女漫畫？少年漫畫比較好吧，少女漫畫只有女孩子看，少年
漫畫男女都看，當然少年漫畫比較好……彩色還是黑白漫畫？彩色漫畫可用電腦
上色，不過辛苦啊，也耗時間，一定要多收些稿費！現在讀者喜歡什麼樣的畫風
呢？喜歡日本派漫畫嗎？還是港式打鬥？畫港式漫畫太費時了，不經濟，還是日
本派比較穩當。題材、題材……溫情的不夠「大路」，搞笑的我不懂畫，懸疑太
費心力，還是打鬥好，打鬥好，愛情也好……他們要我畫多少頁呢？太多不行，
一個月最多二十頁，要上學又要教畫。不過說到底，先看看稿費，稿費低於三百
便不考慮了……至少四百……四百……不、還是先看看他們反應，先開五百……
五百…… 
 
 
